	郭小川诗选


	夏


	夏日的时光没有一丝沉寂， 
　　苍蝇营营，咀嚼着同类的尸体； 
　　太阳笑着一张发狂的面孔， 
　　到处都流荡着炽热的气息。 
　　这炽热是万物的熔炉， 
　　像冶金般地烧毁你粉色的梦； 
　　山坳、旷野、渲染了片片的碧绿， 
　　世界像已勃然地觉醒。 
　　趁这时你应当洗刷你的旧恨， 
　　让积久的忍耐化作熊熊怒火； 
　　请鼓动你本能的力气， 
　　放开一个天大的花朵！ 




	深深的山谷


	
沉沉的冬夜，风在狂吹， 
　　星星蜷缩着，在严寒中微睡。 
　　炉火上的水壶打着鼾声， 
　　蒸汽在玻璃窗上涂抹花卉。 
　　两个女人坐在床边对谈着， 
　　声音里跳着激情，一点也不疲惫。 
　　年长些的，灵巧的手指打着毛线衣， 
　　年青的，眼眶中含着晶亮的泪水。 

　　“是呵大刘，我真不够坚强， 
　　想起他，我的心就觉得冰凉。 
　　他给过我太多的幸福， 
　　也留下了太大的创伤。 
　　冬天的风雪吹去了夏日的暑热， 
　　而我过去的经历却老不能遗忘。 
　　哎，这一代人都活得那么好， 
　　为什么我的命运这样的凄怆！” 

　　大刘轻轻地放下毛线活， 
　　右手把对方的左腕紧握： 
　　“安静些吧，小云， 
　　这点风浪算不了什么。 
　　在生活的长长的河流里， 
　　谁能够不遇到一些波折！ 
　　爱情永远是一场出超的贸易， 
　　付出的总比收入的要多。 

　　“也许，你以为我过于幸福， 
　　全不懂得你身上的痛苦。 
　　不，我也有过可怕的记忆， 
　　压在我的心上，艰难地走过长途。 
　　就在那战争的严峻的日子里， 
　　爱情也曾把我的生活蒙上迷雾。 
　　我战斗过，我有过光荣， 
　　可是我也沉迷过，也有过耻辱。 

　　“……那是抗日战争的初期， 
　　我跟你现在一样，年青而美丽。 
　　少女的心好像明净的天空， 
　　对一切都是坦然的，无忧无虑。 
　　由于对革命的热烈的追求， 
　　从遥远的南方走向陕甘宁边区， 
　　没有亲人，也没有同伴， 
　　我只身行走了几千里。 

　　“像所有的年青女子一样， 
　　我到处碰见那男性的大胆的目光， 
　　也像所有的庄重的姑娘一样， 
　　我总是回避开，眼神固定在一个地方。 
　　无论在西北的荒村的兵站里， 
　　也无论在黄土飞扬的公路上， 
　　我只是不声不响地沉思着， 
　　心哪，为了远大的未来张开了翅膀。 

　　“当汽车驰进了陕甘宁的边境， 
　　车厢里立刻响起快乐的歌声， 
　　女伴们因喜悦而涌出了眼泪， 
　　男伴们的脸因激奋而涨得绯红。 
　　这时候，有一支洪大的声音， 
　　突然在我的斜对面轰鸣， 
　　我无意中朝那里望了一下， 
　　哦，长睫毛覆盖着一双锐利的大眼睛。 

　　“在战争中最怕遭受意外的袭击， 
　　男性的突来的目光也常使人战栗。 
　　他的这锐利的奇异的一瞥呀， 
　　竟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息。 
　　当我仰望着那北方的晴朗的天空， 
　　环视着那边区的广阔而自由的土地， 
　　我感到，我是置身于美好的世界中了， 
　　这双眼睛呵，格外地叫我沉迷。 

　　“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促使我不断地偷偷把他看望。 
　　呵，这真是一个不平凡的男子， 
　　黝黑的脸上突起来高高的鼻梁， 
　　额头微皱着，露出深沉的忧郁， 
　　稳重的举止显得文雅而大方。 
　　他的眼神也是宁静不紊的， 
　　只是常常跟我的发生击撞……。 

　　“爱情是这样一种无形的绳索， 
　　只要缚住了你就难以摆脱。 
　　我想，到了延安就会好了， 
　　即使留下隐隐的伤痕也会愈合。 
　　可是，现在在他的面前， 
　　我几乎忍不住这焦心的寂寞。 
　　我也曾暗暗地羞辱过自己： 
　　这多不好呀，为什么这样轻薄！…… 

　　“延安，宝塔，曲折的延河， 
　　成排的窑洞，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新的阳光，新的画面，新的语言， 
　　引起了我多大的惊奇和快乐！ 
　　唯有这时候我才把他忘记了， 
　　我面前展开了一种伟大的生活。 
　　可是就在那一个苍茫的黄昏里， 
　　他突然迈着急速的步子逼近了我。 

　　“我一点也记不得他怎样把我呼唤， 
　　也不知道我怎样跟他走到延河边， 
　　我只能顺从地等待着、承受着 
　　他那表白爱情的火一般的语言， 
　　他那强有力的拥抱和热烈的吻， 
　　呵，我的心真是又幸福、又狂乱！ 
　　当我清醒些时，才投在他的怀中， 
　　哭泣我失去了少女的心的平安。 

　　“于是，他温柔地把我抚慰， 
　　用诗一般的调子在我耳边低语： 
　　‘我爱你，是因为看透了你的心， 
　　我爱你，是因为我绝对地忠实于自己， 
　　我决不戏弄这只有一次的人生， 
　　而爱情是人生的最重要的依据。’ 
　　这奇特的发誓似的表白， 
　　唤起了我更深的爱、更大的敬意。” 

　　“嗐，我们女人有时候真傻， 
　　就爱听男人的最动人的假话！” 
　　小云急切地插嘴说， 
　　这时，室外的疾风正把门窗拍打……。 
　　“不，你不要以为他有什么矫饰， 
　　我们的爱情也曾开满了鲜花， 
　　他的持久而炽烈的热情， 
　　简直把我的整个身心熔化。 

　　“延安的三个月的生活， 
　　我们过得充实而且快乐， 
　　延河边上每个迷人的夜晚， 
　　都有我们俩的狂吻和高歌。 
　　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争吵， 
　　他对我总是那么温存又柔和， 
　　只在离开延安的前几天， 
　　才发生了一次小小的风波。 

　　“组织上把我们分配到前线， 
　　我慨然同意了，他却默默无言。 
　　晚上，我们静静地坐在延河岸上， 
　　望着对岸的灯火，听着流水潺潺。 
　　他忽然问：‘你不是最喜欢延安吗？’ 
　　我说：‘是呵，我真有些留恋。’ 
　　他又问：‘那么为什么要到前方呢？’ 
　　我说：‘打仗呗，我要当个女游击队员。’ 

　　“他的眼睛斜视着我，睫毛微微翻动，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讥讽我的神情。 
　　他说：‘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世界决不是如你想象的那样光明。 
　　就在延安，也没有我们多少发展的余地， 
　　但这里自由而平静，至少不会受到嘲弄； 
　　而前方呢，那里没有知识分子的荣耀， 
　　会冲锋陷阵的，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看，他的思想有多么离奇， 
　　我禁不住恼怒了，我感到羞耻。 
　　我断定他这是懦怯和动摇， 
　　我骂他这是卑鄙的个人主义。 
　　我说我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决定， 
　　我表示即使他不去我也要去。…… 
　　而他呢，多奇怪呀，他一声不响， 
　　安静地低着头，听任我的申斥。 

　　“我想，他事后也许会同我决裂， 
　　但是他不，第二天他就表示妥协。 
　　他说：他一定要消除心中的阴影， 
　　在艰巨的斗争中变成朴素和纯洁。 
　　随后，那柔婉的爱情的申诉， 
　　又像瀑布般地滔滔不绝。 
　　我呢，也像平常的情形那样， 
　　阴雨过去了，太阳的光更火烈。 

　　“我们一起到了太行山根据地， 
　　开头，我们的生活也很有意思。 
　　我是分区警备连的文化教员， 
　　他在分区政治部当宣传干事， 
　　每次宿营我们都住得很近， 
　　他几乎在我身旁度过每个休息的日子。 
　　那时，敌后的形势还不十分紧张， 
　　我们常到山沟里谈说爱情和往事。 

　　“然而，环境毕竟要改变人的习性， 
　　我呀，渐渐地少了女性的柔情。 
　　我在朴质的农妇中找到了朋友， 
　　听到农民的粗野的话也不再脸红。 
　　我越来越不喜欢缅怀自己的过去， 
　　倒热中于跟战士们一起议论战争。 
　　在生活上我也变得不修边幅， 
　　军帽压着乱发，皮带束在腰中。 

　　“我发觉，我生活和思想上的每一变移， 
　　都引起了他的隐隐的不安和轻视。 
　　有一次，我说：‘看我成了野姑娘了。’ 
　　他感叹起来：‘唉，我更爱从前的你！’ 
　　可是，他对我的热情并没有减退， 
　　反而显得比从前还要亲昵， 
　　他甚至一天也不愿意离开我， 
　　我跟女同志往还，他都有点妒嫉。” 

　　“那么，他在思想上就没有变化吗？” 
　　小云一直凝神地听着，忽然把话插。 
　　“不，他的变化是更深刻的， 
　　当然，他比我可要几倍地复杂。 
　　从表面上看，他是老实多了： 
　　在最热闹的场合里，他总是一言不发， 
　　对于周围的同志，他是温和而有礼貌， 
　　在组织面前，他显得十分听话。 

　　“可是，他的内心有极大的矛盾， 
　　这个矛盾在他的灵魂中藏得深深。 
　　在我被批准入党的前一天， 
　　它才爆发了，但时间也只有一瞬。 
　　我先暗示他：‘我们都会入党的， 
　　早一些入党也不一定表示先进。’ 
　　他的感应真是锐敏极了， 
　　眼睛大睁着，额头上皱起深纹。 

　　“可是他忽地又平静下来， 
　　冷冷地说：‘这事一点也不奇怪， 
　　人和事总会依照固有的规律发展着， 
　　只不过有时候未免发展得太快。’ 
　　我说：‘那么，你也积极争取吧， 
　　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不妨来个比赛。’ 
　　他鄙薄地笑一笑，捶了捶头： 
　　‘我长的是一颗永远落后的脑袋！’ 

　　“这奇怪的话真叫我好气， 
　　但我当时还极力控制我自己。 
　　我想，大概又伤了他男性的自尊了， 
　　我说：‘这是政治问题，可不是儿戏。’ 
　　他忽然发狂似地大笑起来： 
　　‘对，对，我的错误就在这里。 
　　我本来是一匹沙漠上的马， 
　　偏偏想到海洋的波浪上驰驱。’ 

　　“老实说，他的话当时我并不完全懂， 
　　但我讨厌他那种奇怪的表情。 
　　我激动了：‘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 
　　想想你到底为人民立了什么功！’ 
　　他反而显得心平气和了， 
　　闪一闪他那锐利的大眼睛： 
　　‘第一，那要首先给我立功的条件， 
　　第二，也要看我自己高兴不高兴。’ 

　　“这段话激起了我绝大的气恼， 
　　我毫无顾忌地尖声喊叫： 
　　‘多卑鄙，你说的是人话吗？ 
　　多亏老百姓的小米把你喂饱！’ 
　　我这声音惊动了周围的同志， 
　　他们好意地来调解我们的争吵。 
　　他呢，趁这机会悄悄地走开啦， 
　　第二天托人给我送来一张便条。 

　　“便条上写着：‘热烈地庆祝你， 
　　光荣的共产党的好儿女。 
　　你也是我的生命的寄托之所， 
　　失去了你，我就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请你耐心地等待等待吧， 
　　慢慢地，我也许还能缩短与你的距离。 
　　亲爱的，我已经成了暴风雨中的小草， 
　　不要再给我过多过大的刺激！……’ 

　　“不仅出于爱，而且出于怜悯， 
　　我立即到他的住所把他探问。 
　　他一看到我的温和的面色， 
　　泪水就滴滴地落在那油黑的衣襟。 
　　哎，他那深蕴着苦痛的姿态， 
　　又触动了我的女性的柔痴的心。 
　　从此，我们算是重新和好了， 
　　纵然，我们中间又添了一道裂痕。” 

　　“嗐，女人的心真是胶做的， 
　　爱上了一个人就不肯舍弃。” 
　　小云自言自语地叹息起来， 
　　仿佛又沉入她自己的回忆里。 
　　此刻，外面的骚音停息了， 
　　桌上，马蹄表的时针指向十二时。 
　　星星纷纷沉没在黑色的天幕中， 
　　月光像雪一样铺满了大地。 

　　“那时候，还根本谈不上舍弃， 
　　我连想也没想过跟他分离。 
　　当我听到他那种意味深长的话， 
　　我确也痛苦过而且感到惊奇。 
　　可是，我决不从坏处着想， 
　　确信什么事情都有美满的结局， 
　　而且在那沸腾的战斗生活中， 
　　爱情在我身上越来越降低了位置。 

　　“我的主要弱点是幼稚又愚昧， 
　　不理解复杂的人生和社会。 
　　小云，你和那时的我一样单纯， 
　　这平凡的故事很值得你回味。 
　　好吧，我略去其中的详细情节， 
　　只交代故事的不平凡的结尾。 
　　哎，我从来不大愿意谈起这事， 
　　并不是因为眷恋，而是由于愧悔。 

　　“春天，山沟里的小河解冻了， 
　　流水像婴孩，发出儿歌似的声响， 
　　战地中有时候也安静异常， 
　　连山上的石头都仿佛在沉思默想。 
　　这时节，鸡毛信忽然传来消息， 
　　说敌人发动了春季‘大扫荡’， 
　　于是，整个根据地都动了起来， 
　　小河的流水也显得格外繁忙。 

　　“这次的扫荡可不比从前， 
　　敌人的兵力至少有一个师团， 
　　五个箭头指向我们的腹地， 
　　分进合击要把我军的主力围歼。 
　　战斗在一个阴天的拂晓打响了， 
　　炮火把每个山头都震动得发颤。 
　　春天的田地上不见人影， 
　　敌人侵占的村落里冒起了浓烟。 

　　“我们的司令部安排好了对策， 
　　部队的行动真是神出鬼没。 
　　白天，我们隐伏在严密的山林里， 
　　谈笑、睡眠，等待天黑日头落； 
　　黑夜，我们奔走在险峻的山道上， 
　　一会向北进，一会又向南折。 
　　战斗的意志如同滚滚的长江， 
　　我们行走的路线却像九曲黄河。 

　　“三天、五天、七天、九天过去了， 
　　战士心中充满了渴望战斗的焦躁。 
　　当失去了母亲的孩子的哭声 
　　荡起山谷的回音在我们耳边缭绕， 
　　当踯躅地走在山路上的老人 
　　由于惊恐和疲惫在我们面前跌倒， 
　　我们总是痛苦地看看肩上的枪， 
　　比枪还重的心哪，发狂似地暴跳！…… 

　　“第十天早上，炮声从四面八方响起， 
　　机枪的哒哒声由模糊而逐渐响得清晰。 
　　我们知道，战斗的日子到来了， 
　　但我们分明已处于被包围的境地。 
　　中午，通讯员传来上级的命令： 
　　叫我们连队开上高山准备迎击！ 
　　战士们的眼睛闪着怒火， 
　　一阵急步，像猛虎一样奔上山去。 

　　“呵，我几乎忘记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在山脚下，我远远望见了他的踪影， 
　　他站在队伍旁边，向我频频招手， 
　　我可来不及招呼他，一直奔向山峰。 
　　爬到山腰，我不自主地回头望了一望……。 
　　嗐，敏感的指导员发现了这个场景， 
　　他以命令的口气对我说： 
　　‘下去！跟你的爱人一起行动！’ 

　　“我感到，我受了难堪的侮辱， 
　　我装作没听见，急速地迈着大步。 
　　这时，炮弹像冰雹般地在前面落下， 
　　烟尘像一道长堤挡住我的去路。 
　　而机关枪弹带着尖厉的嘘声 
　　越过我们的山头，跌进山谷。 
　　呵，这突然的遭遇真把我吓傻了， 
　　我坐在山坡上，眼前一片昏糊。 

　　“当我清醒了一些的时候， 
　　我们的连队早已登上山头。 
　　我忽然想到，他要在我的身边就好了， 
　　然而他已跟着他们的队伍走进山沟。 
　　我又想叫指导员来帮助帮助我， 
　　可是我，一个女人，难道就该落后？ 
　　一种战士的自觉又唤回我的勇气， 
　　我奔上去，加入了战斗。…… 

　　“太阳不断向西沉，战斗越来越激烈， 
　　敌人显然想在天黑前把我们歼灭。 
　　我们外围的阵地一个个沦陷了， 
　　密集的炮火向我们这座山上倾泻， 
　　日本兵的野性的喊声， 
　　如狼群嚎叫一直没有停歇。 
　　当敌人发起第五次冲锋的时候， 
　　天快黑了，山那边出现了一轮新月。 

　　“而敌人的进攻还没有衰退的征候， 
　　我们手中却只剩下一个高山头。 
　　我们所有部队都被压缩到这里， 
　　摆开阵势，要在这里坚守。 
　　当一阵最激烈的冲锋被打下去， 
　　敌军的阵地上发出一阵狂吼， 
　　据说，这是一种‘胜利’的欢呼， 
　　表示一群生命因天黑而得救。 

　　“战斗后的山上是一幅奇异的图画， 
　　血与仇恨、呻吟和笑语一起掺杂。 
　　这里是黑影憧憧有人宣布开会， 
　　那里有护士把伤兵的伤口包扎。 
　　有人伏在草丛中沉沉入睡， 
　　有人乘着月光把武器拭擦。 
　　我自己呢，有我自己的沉重的心情， 
　　急不可待地要在人堆中找到他……。 

　　“我不能没有焦心的悬念， 
　　悬念着我所爱的人的生命安全。 
　　我找到政治部的队伍， 
　　人们说：他刚刚走到队伍的外边。 
　　我沿着他们指的方向找去， 
　　呵，一个黑影在那里微微抖战， 
　　往前看，是一道深深的山谷， 
　　就是他，站在那悬崖的边缘。 

　　“我又惊又喜地叫了起来： 
　　‘哎呀，你这人多么地古怪！ 
　　你为什么不去找我呢？ 
　　我想：你也许真地出了什么意外……。’ 
　　他那锐利的眼睛朝我闪了一下， 
　　呵，他的脸在月光下显得紧张而苍白！ 
　　可是他却一句话也不说， 
　　低下头，望着深深的山谷发呆。 

　　“我想，他一定因为我的冷淡而生气， 
　　我应当婉转地向他作一番解释。 
　　我说：‘这我一回真的参加战斗了， 
　　因为我是连队里的成员，义不容辞。 
　　其实打仗有什么！当我要发射第一粒子弹， 
　　我那拉枪栓的手实在有些战栗， 
　　但当我第二次对准敌人扳动扳机， 
　　我只感到，我不过在执行着战士的天职。’ 

　　“他突然说：‘我只对一件事发生兴趣， 
　　就是，你为什么还不快些把我忘记？’ 
　　我大大吃惊了：‘你为什么这样想？ 
　　我对你的爱难道有什么虚情假意？’ 
　　他说：‘我相信，直到现在你还没有丢掉我， 
　　但那是因为旧日的记忆还没有消蚀。’ 
　　我赌气地说：‘你有意见就照直说吧， 
　　我一定听，不要这样弯弯曲曲！’ 

　　“他说：‘好吧，时间快到了，话也不多。 
　　可惜，我从来还没跟你好好谈过。 
　　过去，我一直认为你单纯得如同一张白纸， 
　　其实，这都是我的愚蠢和过错。 
　　你是这个时代的真正的主人， 
　　你安于这个时代，跟它完全调和； 
　　我呢，我是属于另外一个时代的人， 
　　在这个世界里无非是行商和过客。’ 

　　“我更惊奇了，用力地抱住他的腰身， 
　　我说：‘你的情绪为什么这样低沉？’ 
　　‘听下去吧，不要再打断我的话， 
　　我说这些，是因为惋惜你的未泯的忠贞， 
　　纪念你由于不理解而虚掷的爱情， 
　　感谢你对我的不被欢迎的关心， 
　　虽然在现在的我与将来的你之间， 
　　保存下来的不会是情谊，而是憎恨。’ 

　　“‘我不听，你说得多可怕呀！’ 
　　我恐怖地叫起来，直直地望着他。 
　　他冷静地点点头：‘好，为了使你安心， 
　　我不说这么过分刺激你的话。 
　　亲爱的，我实在离不开你， 
　　但是，你和我之间有天壤之差， 
　　我曾经想使你跟我的心接近， 
　　我自己也企图朝你那方向转化。 

　　“‘但是，一切的努力都失败了， 
　　命运的安排是如此地不可动摇。 
　　我少年时代的富裕生活， 
　　就培植了我的优越感和清高； 
　　我的锐敏和聪慧的天赋， 
　　更促成了我性格上的孤傲。 
　　我的这种利己主义的根性， 
　　怎么能跟你们的战斗的集体协调？ 

　　“‘你也许要问：我为什么来革命呢？ 
　　那是因为反动统治压得我直不起腰， 
　　在那黑暗的社会里我也毫无出路， 
　　所以才向革命索取对于我的酬劳。 
　　我当然也可以支付我的一切， 
　　但那仅仅是为了我个人的需要， 
　　只有先给我的欲望以满足， 
　　我才肯去把英雄的业绩创造。 

　　“‘是你把我带进这革命战争的前哨， 
　　而这里斗争太尖锐了，使我来不及重新思考 
　　要我用服从和自我牺牲去换取光荣吗？ 
　　在我看来，那不过是一场太严肃的胡闹。 
　　当然，我不埋怨你、也不怪罪你， 
　　这是时代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嘲笑。 
　　我呀，也许是一个治世的良才， 
　　在这动乱的日子里却只能扮演悲剧的主角。 

　　“‘我毫不怀疑，你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可是，这胜利并不是属于我的； 
　　我也决不否认，你们一直好心地关怀着我， 
　　可是，这种关怀反而加深了我的敌意。 
　　当然，我也不愿去当革命的叛徒， 
　　因为，那对于我跟革命一样没有意义。 
　　我真诚地尊敬你，而且羡慕你， 
　　你懂得战斗的欢欣和生命的价值。 

　　“‘不过，你不要以为我还有什么痛苦 
　　我有的只是一点对于痛苦的恐怖。 
　　我怕在突围中被乱枪打死， 
　　因为那太不符合我一生的抱负； 
　　我怕你终有一天斩断对我的爱情， 
　　因为那时甚至没有人看着我生命结束； 
　　我怕那无尽的革命和斗争的日子， 
　　因为，那对于我是一段没有目的地的旅途。’…… 

　　“他的冷静而惊人的话随即停止， 
　　而我的心还被煎熬着，理不出头绪。 
　　忽然，山谷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回响， 
　　仿佛大海上落了一块岩石。 
　　我不自觉地向左右望了一望， 
　　呵，他那熟悉的身影已经消逝。 
　　小云，当时我完全迷乱了， 
　　我心想：他跳下山作什么去了呢？ 

　　“呵，这是多么深、多么深的一道山谷， 
　　上面，蒙了一层灰色的轻纱似的烟雾， 
　　下面，在惨淡而清冷的月光中， 
　　露出了团团黑云般的高树。 
　　那么，我的人呢，我的人呢， 
　　他是不是已经在哪棵大树下睡熟？ 
　　不，不。当我清醒了的时候， 
　　我就伏倒在崖边上痛哭……。 

　　“我哭泣，放肆地、不休止地哭泣， 
　　突然，耳边响起声声粗厉的申斥： 
　　‘不许哭，不许哭！ 
　　你再哭，我枪毙你！’ 
　　我抬起头，迎着声音一看—— 
　　是我们的指导员怒冲冲地站在那里。 
　　啊，我一点也没有受辱的感觉， 
　　反而得到了一种巨大的支持。 

　　“可是，指导员的怒气并没有消退， 
　　他继续申斥着：‘你原来还是个胆小鬼！ 
　　站起来！……站起来！……立正！ 
　　怕什么？我们虽然受了敌人的包围， 
　　可是，正因为我们吸引住敌人的兵力， 
　　我们主力才绕到敌后，消灭了它一个联队。 
　　今天夜里，我们就要里应外合打出去， 
　　快，到队伍里去，好好睡一睡！’ 

　　“我不哭啦，我低声地告诉他： 
　　‘我的爱人刚才跳崖自杀啦！’ 
　　他惊奇地往下望了一望， 
　　说：‘太深了，已经没有办法！ 
　　……可惜，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但也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傻瓜。 
　　走吧！叛变，逃跑，消极又能怎样呢？ 
　　革命还一样要生根开花。’ 

　　“这时，我的勇气重又上升， 
　　我的神志又完全恢复清醒。 
　　我跟他进入我们的英勇的连队， 
　　我跟着他们跑步下了山岭， 
　　我们冲破了敌军的重重封锁， 
　　我们的主力又来把我们接应。 
　　在平原上一个不熟悉的小村里， 
　　我们迎来了一个美好而晴朗的黎明。 

　　“小云，我的这段经历已和盘托出， 
　　还有一点必须向你交代清楚： 
　　刚才说的那位指导员， 
　　就是我现在的丈夫。 
　　他当然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可是我们走的是共同的人生的道路。 
　　我是经过长久的考虑才爱上他的， 
　　你知道，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幸福。” 

　　小云睁着那水灵灵的眼睛， 
　　现出一种振奋的深思的神情： 
　　“人生是多么复杂啊！ 
　　当然，我的遭遇跟你并不完全相同。” 
　　这时，室内的温度已经降低， 
　　炉上的水壶已经停止了鼾声， 
　　天上的月亮正在徐徐下落， 
　　远处，传来了阵阵的鸡鸣。…… 

　　1957年春节 

	山中


	
　　　　一 

　　我要下去啦—— 
　　这儿不是战士长久住居的地方， 
　　我要下去啦—— 
　　我的思想的翼翅不能在这儿飞翔， 
　　我要下去啦—— 
　　在这儿呆久了，我的心将不免忧伤， 
　　我要下去啦—— 
　　简直来不及收拾我一小卷行装。…… 


　　　　二 

　　冷漠、寂静、安详， 
　　一切都似乎是这样怪诞和反常。 
　　那轻捷的蝴蝶般的落叶 
　　跌在地上，竟也发出惊心的巨响， 
　　秋风像撒野的妇人的手 
　　急剧地敲打着寺院的红墙， 
　　小河如同闷坏了的孩子 
　　喧闹着，要到广阔的野地去游荡。 

　　　　三 

　　而我，曾是一个道地的山民， 
　　多少个年头呵在山中驰奔。 
　　就是那一场又一场的急雨呀， 
　　刷去了我生命的青春； 
　　那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的树丛里， 
　　也隐藏过我这颗暴跳的心。 
　　可是我一次也没有 
　　听过这样的风声，看过这样的流云…… 

　　　　四 

　　在那些严峻的日子里， 
　　每个山头都在炮火中颤动。 
　　而那无数个颤动着的山头上， 
　　日夜都驻扎着我们的百万雄兵。 
　　而每个精壮精壮的兵士， 
　　都有长枪在手、怒火在胸， 
　　那闪着逼人的光辉的枪刺呵， 
　　每一支都刺进郁结着雾气的天空。 

　　　　五 

　　我也是这些兵士中的一个呀， 
　　我的心总是和他们的心息息相通。 
　　行军时，我们走着同一的步伐， 
　　宿营了，我们做着相似的好梦， 
　　一个伙伴在身旁倒下了， 
　　我们的喉咙里响起复仇的歌声， 
　　一个新兵入伍了， 
　　我们很快就把他引进战斗的人生。 

　　　　六 

　　现在，那样的日子早已过去， 
　　这个山区也不再是那个山区。 
　　我住的是一个已故资本家留下的别墅， 
　　在我手中的是一支迟滞的笔， 
　　我的枪呢，我的枪呢， 
　　不知在哪一座仓库里烂成枯枝， 
　　我的马呢，我的马呢， 
　　怕早在哪一个合作社里拉上了犁。 

　　　　七 

　　是我眷恋那残忍的战斗吗？ 
　　不，在战争中我每天都盼望着胜利。 
　　是我不喜欢这和平的国土吗？ 
　　不，我喜欢，我爱，我感激。 
　　是我讨厌这山中的景色吗？ 
　　不，初来的时候我也有很好的兴致。 
　　只是我永远永远也不能忘记 
　　我曾经而且今天还是一个战士。 

　　　　八 

　　我的习性还没有多少变移， 
　　沸腾的生活对我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我爱在那繁杂的事务中冲撞， 
　　为公共利益的争吵也使我入迷， 
　　我爱在那激动的会议里发言， 
　　就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生产诗。 
　　而那机器轰隆着的工地和扬着尘土的田野呀， 
　　我的心没有一天不向你们飞驰…… 

　　　　九 

　　我要下去啦—— 
　　树叶呀我不能让你载着金色的时光轻轻跌落！ 
　　我要下去啦—— 
　　秋风呀你不要这样把我折磨！ 
　　我要下去啦—— 
　　小河呀我要同你一起走向喧闹的生活！ 
　　我要下去啦—— 
　　人们需要我像作战般地工作！ 

　　1956年8月初稿 

　　11月9日改成 

	团泊洼的秋天


	

　　秋风象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 
　　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 

　　高粱好似一队队的“红领巾”，悄悄地把周围的道路观察； 
　　向日葵摇头微笑着，望不尽太阳起处的红色天涯。 

　　矮小而年高的垂柳，用苍绿的叶子抚摸着快熟的庄稼； 
　　密集的芦苇，细心地护卫着脚下偷偷开放的野花。 

　　蝉声消退了，多嘴的麻雀已不在房顶上吱喳； 
　　蛙声停息了，野性的独流减河也不再喧哗。 

　　大雁即将南去，水上默默浮动着白净的野鸭； 
　　秋凉刚刚在这里落脚，暑热还藏在好客的人家。 

　　秋天的团泊洼啊，好象在香矩的梦中睡傻； 
　　团泊洼的秋天啊，犹如少女一般羞羞答答。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 
　　全世界都在喧腾，哪里没有雷霆怒吼，风去变化! 

　　是的，团泊洼的呼喊之声，也和别处一样洪大； 
　　听听人们的胸口吧，其中也和闹市一样嘈杂。 

　　这里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人人都在枪炮齐发； 
　　谁的心灵深处——没有奔腾咆哮的千军万马! 

　　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火阵，但日夜都在攻打厮杀； 
　　谁的大小动脉里——没有炽热的鲜血流响哗哗! 

　　这里的《共产党宣言》，并没有掩盖在尘埃之下；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这里照样有最真挚的回答。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战士的心头放射光华； 
　　反对修正主义的浪潮，正惊退了贼头贼脑的鱼虾。 

　　解放军兵营门口的跑道上，随时都有马蹄踏踏； 
　　五·七干校的校舍里，荧光屏上不时出现《创业》和《海霞》。 

　　在明朗的阳光下，随时都有对修正主义的口诛笔伐； 
　　在一排排红房之间，常常听见同志式温存的夜话。 

　　……至于战士的深情，你小小的团泊洼怎能包容得下! 
　　不能用声音，只能用没有声音的“声音”加以表达：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抱负：永远改造，从零出发； 
　　一切可耻的衰退，只能使人视若仇敌，踏成泥沙。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期诈； 
　　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志清醒，头脑发达。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 
　　一切额外的贪欲，只能使人感到厌烦，感到肉麻。 

　　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 
　　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 

　　请听听吧，这就是战士一句句从心中掏出的话。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那样静静的吗? 

　　是的，团泊洼是静静的，但那里时刻都会轰轰爆炸! 
　　不，团泊洼是喧腾的，这首诗篇里就充满着嘈杂。 

　　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 
　　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 

　　1975年9月于团泊洼干校初稿的初稿，还需要做多次多次的修改，属于《参考消息》一类，万勿外传。(——作者原注) 

　　(选自《郭小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团泊洼的秋天》写于1975年9月。当时，郭小川受到“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残酷迫害，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市郊静海县团泊洼干校隔离审查。但这一切并未动摇诗人久经战斗考验的坚强意志。他以“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是一分钟；要革命，决不能止步不前，哪怕面对刀丛”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在毛泽东关于《创业》批示的鼓舞下，写出了《团泊洼的秋天》、《秋歌》等投枪匕首式的诗篇。这两首诗是诗人在高压下进行英勇斗争的真实记录，是充满革命战士豪情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响亮诗歌。 
　　此诗有其巧妙的艺术构思。诗人一扫前人的“悲秋”老调，从描绘秋天景物入手，借景抒情，寓动于静，意在渲染一个极其宁静的气氛，以反衬人们内心世界的并不平静，大有“于无声处听惊雷”之势，从而起到了深化全诗主题的作用。继具体描绘秋景之后，诗人转而深沉发问：“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谁的心灵深处——没有奔腾咆哮的千军万马!”“谁的大小动脉里——没有炽热的鲜血流响哗哗!”充分表达了在自然界宁静的外表下，人们心中蕴蓄着的激烈的斗争和生活在干校内的革命文艺战士对江青一伙的反抗情绪。接着，诗人通过一连串的排比句式直抒胸臆，高歌战士特有的性格、抱负、胆识、爱情，充分抒发无产阶级战士的革命情怀，表达亿万人民对“四人帮”的无比愤慨。这些警句，既是诗人高尚品格的自我写照，也是对所有无产阶级战士革命品质的艺术概括。最后一节采用象征手法，预言江青一秋的必然垮台和革命人民的必然胜利，寓意深刻含蓄，让人回味无穷。(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中某些用词和提法今天看来未必妥当，明显属于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 
　　“长句体”为郭小川在诗歌艺术形式方面的独特创造。诗人从60年代初创作《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开始采用这种诗体，以后则与其它诗体交错使用，1975年所写《秋歌二首》已将这种诗体推向成熟的境地。诗人学习我国古代楚辞、汉赋，采用铺陈排比的长句体式，看似有点“散文化”其实有其自身的规律：集短为长，将几个短句合在一起组成一个长句，且都保持二十个字左右，显得较为整齐对称，同时注意押韵，既便于抒发诗人激越浩瀚的战斗豪情，又能形成较为整齐、押韵的诗体形式。 



